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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老婆吵架了。
其实也不是多大的事，

就因为我光顾上网结果把饭
煮糊了，老婆就不依不饶地
数落了我一个多小时。如果
就事论事也就算了，可她还
一下子把我跟张三的老公

比，说我没有别人能干；一下
子又跟李四的老公比，说我
不如别人有上进心！我不就
是把一顿饭煮糊了，至于这
样贬低我吗？是可忍孰不可

忍，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我在屋里想了好半天，

终 于 想 出 了 一 个 好 方
法———离家出走！以前老婆
跟我怄气总往娘家跑，每次
都是我又赔礼又道歉地把
她接回来，她可以跑，我就
不能跑了？我也要尝尝被人
接回来的滋味！

既然是离家出走，肯定

要收拾点东西才行。于是，
我拿着个厚塑料袋，翻箱
倒柜地装东西，这双球鞋
是要带的，那几份杂志也
要带着……我乒乒乓乓翻
东西的声音惊动了老婆，

她跑过来瞧了瞧，什么都
没说又走开了。哼，她真是

狠心啊，看我要离家出走
了也不劝劝。

我拎着袋子正准备出
门，老婆在身后喊：“等一
下！”我暗笑，吓着了吧！

正当我美滋滋地想象老
婆怎样给我赔礼道歉时，老

婆走过来了，怀里还抱着一
大堆易拉罐和旧报纸，哗啦
一下倒进了我的袋子里，然
后拍了拍手说：“这还差不
多，总算知道做点家务了。
记到啊，卖完破烂再买点菜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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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在中华门附近开了
一家馄饨店，店面不大，放
上七八张台子，但生意却是
十分红火。师傅是刘长兴下
来的，做的菜肉馄饨和大肉

包子，那是一绝。有人会问，
刘长兴的大师傅怎么会到
这样的小馄饨店呢？这就要
说到小馄饨店的体制了。它
大概是南京唯一的一家股
份制的小馄饨店了，当然并
不是那种正规的股份公司，

至多也就算个合伙制的。店
里一共六个人，老周是老
板，不用说了，其他人，从灶
头师傅到跑堂迎宾到刷锅
洗碗的，每人都持有一定比
例的份额。这份额，开始是
老周送的，以后就是各人凭

实力买了。所以，人人干活
的劲头自然和别处不一样。

店里的人都知道老周是
因为厂里的效益不好才自
谋职业的，老婆离婚走了，
儿子正在读大学。其实，老
周的故事才不像那样简单。

十几年前，许多南京人
还不大懂期货是啥玩意儿
时，有一位年轻人却大胆地
借了债，连同结婚的钱都砸
了进去。谁知晓，一夜之间
竟然就翻了个跟头，赚了一
大笔。干脆，他从厂里出来

了，专门炒期货。也就一两
年时间吧，他已经腰缠万
贯，是最早一批在城东买别
墅的富人之一。他就是老

周，只是那时年轻着呢。
那时，老周和一拨生意

上的朋友，跑遍了南京衣食
住行玩的所有高档场所，觉
得腻了。一天，有人说，不如
明天去广州喝早茶吧。果
然，就买了当晚的机票，第
二天早上已经坐在广州的
一个茶楼里了。去广州还有

一大收获，发现白云山新开
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于是，
他就加入了俱乐部，隔三岔
五地去广州喝早茶、练高尔
夫。一次练球的时候，跟班
服务的球童是个江苏的女
孩，打球间隙，两人就叙上

了老乡。那天，他请女孩吃
了饭，又吃夜宵，又唱卡拉
OK。第二天，便带回了南
京。再后来，他就和才结婚
两年并且为他生了个儿子
的妻子离了婚，娶了那女
孩。朋友都说，他是情场得

意，赌场也得意。
炒期货其实也就是一个

赌。他后悔，不该赌那一把。
当时，他看准炒石油是行情
向上跑的，想大炒一次，让
财产再增加一位数，然后就
歇手。因此，他决定倾囊而

出，并且鼓动好多人来加
入。当时谁都认为他能点石
成金，都争着借钱给他，指
望获得高息。天有不测风
云，正当他信心十足坐等收
钱的时候，期货公司出了
事，是涉及到经济案件的问

题。他想强行平仓收回资
金，但来不及了，几乎是血
本无归。他跑到长江大桥

上，抽了两包烟，又回来了。

他还有牵挂。
债主整天盯着他，他也

不赖账，但卖了房子，卖了
车子，卖了所有值钱的东
西，还是差得太多。他去找
原先的朋友，那些朋友仿佛
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他发
现他根本就没有朋友了。接
着，连老婆也跟他分了手，

临走时，他想叫她把腕上那
只祖传的翡翠镯子摘下来，
但终于没说出口。

有一回，几个债主逼得
紧，他拎过一把菜刀，架在
自己脖子上，说：“要钱没
有，要命一条。”把债主给震

住了。他又说：“只要不死，
我连本带息肯定会还你
们。”从此，他每隔一段时
间，都给每位债主还点钱，
债主再没去催他。

他帮人开了五六年的出
租车，没日没夜地跑，又做点

小买卖，挣的钱都拿去还债
了，直到前几年才把钱还清，
这时留给他自己的只有胃溃
疡这毛病了。当全部债务还
清的那天，他也把欠了儿子
好几年的一笔债给还了———
带儿子去吃了顿肯德基。看

着儿子香香地啃着鸡腿，他
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回到家，他把那本记着
每一笔账目的笔记本连同
过去的故事，都锁进了当年
用的那只密码箱。然后，他
找到了很早以前的一枚一

分钱硬币，用线扎起来，挂
在脖子上。别人见了，都说
他的项链别致。

他却只是笑笑。

国庆节，小妹带着孩子从
苏北老家来南京玩，半年多不

见，六岁的小外甥越来越能说
会道了，像只小麻雀叽叽喳喳
问个不停，奶声奶气的老家口
音很是好听。

晚上，一家人吃完饭，坐
在一起唠家常，我说起了最近
家里闹老鼠的事，“这家伙不

知从哪里窜到五楼的，一到夜
里就出来，见什么咬什么，夹
子、笼子、粘胶……什么方法

都试过，就是不顶用。”正说
着，一旁的小外甥突然大声嚷

道：“舅舅，对付老鼠，我有办
法……”

不等他说完，我赶忙嘘声
制止，半开玩笑地说：“这东
西精得很，不能提名字，它在
听呐。”

谁知外甥歪着小脑袋，一

板一眼很认真地说：“没事的，
你家里养的是南京老鼠，我说
的是家乡话，它根本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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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门坐落在南京城北，
与挹江门、仪凤门、新民门连

接成两片花瓣状，把黄土山、
狮子山圈在了城内。这里景色
秀美，有山有水有桥。

小时候，我家住在交通一
村，是铁路宿舍。星期天，我和
一帮小伙伴常混在大人中间，
坐上小火车玩耍，有时车在栅

栏门临时停车，我们就溜下
车，在紧挨城墙根下的新民路
说书摊上听上一段大鼓书，然
后才进城回家。这情景一直延
续到小铁路被拆除，金川门才
渐渐离我远去。

后来我也成了一名铁路

职工，上世纪八十年代，领导
指派我撰写机务段段史，我又
一次走进已经淡忘的金川门。

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从上海乘
火车到达南京，接着转乘市内
小火车由金川门入城，当晚就

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宣誓就职。
金川门见证了这一历史。

当时为孙中山先生开火
车的司机是谁？我一直未能查
到，却了解到另一个发生在金

川门的故事。
1942年，在南京地区活跃

着一个由铁路工人组成的抗
日组织———华中铁道工人抗
日行动委员会，简称 “工抗
会”，受新四军二师领导。南
京机务段擦车夫赵景升就是

其中杰出代表。当时金川门边
有座鬼子军用仓库，里面存放
着大批西药、医疗器械和军

火，这正是新四军急需的物
品，“工抗会”决定由赵景升

负责截运一批。可是仓库戒备
森严，除一条铁路专用线外，
没有其它通道。但是赵景升有
办法，他和一位“工抗会”负
责人先后十多次藏在机车水
箱里进入仓库，搞了二十多箱
阿司匹林、消炎粉、听诊器，以

及电话机、电线等物资。
1944年 9月 19日，赵景

升发现站台上有一批军火，当
夜他便藏在覆盖军火的蓬布
下面，等鬼子巡逻兵走后，迅
速将 10箱子弹搬出站台，由
于没能和接应的同志联系上，

他急中生智将子弹藏在站台
对面的鸭子塘。9月21日，由
于坏人告密，日本鬼子抓住了

赵景升，严刑拷打下，赵景升
什么也没有说。9月28日，敌
人开始怀疑子弹藏在鸭子塘，
逼着他下去捞。这时一列火车
飞驶而来，他突然爬上岸，一
个箭步跳上了列车。急红眼的
日军鬼子举枪乱射，年仅 21

岁的赵景升壮烈牺牲。“工抗
会”战友们把他葬在高高的
马家山上，这里能看到他战斗
过的金川门，能看到他向往的
新四军根据地。

一个清晨，我骑车来到金
川门，城河两边已用水泥石块
砌成护坡，种上了小树。再往

前走，鸭子塘上已砌成高楼，
一群鸽子在空中飞翔。回望金
川门，耳边似乎飘来一阵遥远
的汽笛鸣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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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上街，儿子总是嚷
嚷要吃高级冷饮，要买高级

玩具、高级衣服。在儿子的
眼里，凡是叫“高级”的东
西就是好东西，跟他说啥都
没用。

那天，儿子听到电视里
的女主持正在播出一则某
地一名高级干部被抓的新

闻，他瞪大了眼睛，懵懵懂
懂地问：“爸爸，高级干部，
怎么还要抓人家？”

本想告诉他，这里的
“高级”是指“大”的意思，
可转念一想，过几天就是他
的生日了，那他还不得让我

给他买一个又 “高级”又
“大”的蛋糕？于是，干脆逮
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导他：
“看到了吧，高级的不一定
都好，以后上街甭再跟爸爸
吵着要买高级的东西了。”

从此，儿子跟我上街，

再也没有缠着我去买那些
五花八门的、被冠以 “高
级”名号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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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以上的人大多
知道，有一种印刷方式叫做

油印，我们南京人习惯称为
刻蜡纸，或刻钢板。那时候，
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大多采
用油印方式来印东西。

油印的工序也比较繁
琐，要使用特制的、笔头像
针尖的铁笔，还要在一种表
面涂满石蜡的纸下面，垫着
有细密纹理、或斜纹或布纹
的钢板，然后再誊写所需的
文字和表格等，或者用铁制
球形笔头在蜡纸上细心磨

出所需的图案，再经过手工
油印机的印刷、剪切、装订
等数道工序，才算大功告成
了。刻写蜡纸很有讲究，用
力需均衡，过轻则很难下
墨，印刷不清楚，过重则很
容易划通蜡纸。视操作者个

人技艺之差异，刻写的蜡
纸，少则能印几百张，多则
可印千余张。

当时，许多大单位甚至
配专人从事这种工作，刻钢
板还一度是职能人员需掌
握的热门技能之一呢。我就
读的学校，有一位老师蜡纸
刻得倍儿棒，字迹规范、工
整，印出来清晰又爽目，且

印数特多，我的刻钢板技术
就是向他讨教的。

记得当时大街小巷都
散布着大大小小的誊印社，
少则十几人，大的竟拥有员
工近百。名声最大的，当数
位于中央路的、由著名书法

家陈慎之先生领衔的鼓楼
誊印社。

后来，随着大量印刷设

备的引进，复印机尤其电脑
的普及，誊印行当便逐步淡
出，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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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吃俭用一年多，我终
于开回了一辆 QQ，因为手

头拮据，加上自信车技过
人，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一
直没办保险。前几天开车出
去，妻子嚷着要让她开，可
是没想到刚出车库，她就将
车撞在了护栏上，右边的车
灯彻底报废了。

花了两千多块钱，总算
将车修好，我数落了她几

句，她理亏却不饶人，反驳
道：“都怪你，谁叫你不买保

险的。要是当初买了保险，
现在不早赚回来了！”我说
不过她，将车直接开进了保
险公司的大门。

办完手续出来，我怒气
未消，妻子嬉皮笑脸地凑过
来，轻声说道：“好了，老公，

不生气了。以前没买保险，
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才会心

惊胆战出事故的嘛。我保证
以后一定胆大心细，再也不

出事了！”说着，她一把抢过
钥匙，钻进了车。

回去的路上，妻子玩起
了飙车，我再三警告她：

“太危险了，你开这么快干
吗？” 妻子两眼直视着前
方，无所畏惧地说道：“怕
什么，咱们不是已经买了
保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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